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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在胶东解放区建立了多所
革命学校，仅在牟平周围就有胶东实验小学、东海中学、二牟联
中、文牟联中、胶东公学等中、小学校，这些学校不仅为反制日
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的反动教育起到重要作用，也为
我党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下
面谨介绍其中的三所学校。

历尽磨难的东海中学

东海中学是东海行政专署于1941年3月，在昆嵛山东麓
的楚岘村（今属文登）创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其办学目的，除向
高一级学校输送学生外，主要是培养党政军干部和为根据地学
校培训教师。因时局动荡，学校不时在文登、荣成、牟海（今乳
山）三县流动，1944年7月被迫停办。1945年秋，牟平县城从
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1946年春，东海中学又在牟平县城的
城隍庙恢复办学。

东海中学在牟平县城恢复时，在校学生有初中部一年级六
个班和二、三年级各一个班，共有学生370余人（二、三年级部
分学生是从原校转过来的），学制两年。这一年还办了三期教
师短训班，每期三个月。1947年春又招收了三个长期师范班，
学生130人，学制一年。初中部的学生多是完小毕业生经过考
试录取的，师范部学生多是从解放区选调的小学教师、基层积
极青年和妇女干部，另外有少数残、转军人也安排在初中部和
师范部就读。在校学生中，小的十四五岁，大的近四十岁，有的
已结婚生子。这期间，学校校长是孙景华，由东海专署教育处
委任；教务主任李子君、副主任赵涛；教导干事若干人，负责教
学和思想政治工作；总务主任鞠范民，会计、出纳、保管、事务等
若干人，负责学校财务、师生生活；还有医务室，有医护人员二
人。学校教师四十多名，除了党组织安排的教学骨干，还有来
自各类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以及从日伪学校接收过来的旧知识
分子。学科除了没有外语，其他与现在中学课程基本相同，有
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音体美，时事政治占课时较
多。教材主要是自编、摘编讲义。办学经费由东海专署批拨，
学生食宿费由昆嵛山织布厂提供，牟平城东老人仓村有二三十
亩地（公产）提供部分粮食和蔬菜。教师工资（每人每月300斤
小米）、学杂费、讲义费、学生伙食费都是通过这几条渠道解
决。学生吃的是地瓜干、玉米饼子、豆面渣和萝卜、白菜汤，白
面很少见。中学部学生基本走读，师范部学生住宿，没有床，都
是就地铺麦秸草。学生大多数只有一床被子，冬天卷着筒睡，
夏天拆成单片盖在身上睡。城隍庙地势低洼，非常潮湿，睡在
城隍庙大殿里的女生大多生过疥疮。

学校的教育质量很高。1946年底，初中部二、三年级毕业
生大都升了学，考入我党创办的胶东公学、山东建设大学、胶东
化学研究所、山东军政大学等；转业军人大都回到部队，也有的
调到地方党政机关，充实到了干部队伍中。

1947年夏季，国民党进攻胶东。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骚
扰和轰炸，学校搬到城东小曲家庄村和城东三官庙。当年9
月，敌第二十五师进驻烟台（现芝罘区）、牟平，形势进一步恶
化，校部迁至牟平城南40里的曹格庄村，学生全部疏散回家。
1947年12月，东海中学东迁至离牟平县城100多里的文登县
于家埠村，继续开课。这次开学，到校的学生只剩下200多人，
大多是原解放区入学的学生。这里的条件更差，无教室无桌无
凳，学生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就地铺麦秸草，白天当教室，晚上
当宿舍，授课方法是老师讲、学生记笔记。一开始，同学们有的
趴着写、有的跪着写，后来都学会了在膝盖上写。那时蒋匪军
已占领烟台，徘徊在牟平沿海一带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敌我
斗争十分激烈，学校的学生班长多是地下共产党员或积极分
子，学生大都是进步青年。他们政治上都很敏感，阶级斗争观
念强，既是在校学生，又是革命工作者，积极加入党在农村的各
项工作，边读书、边积极宣传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动员青年
参军支前，与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反动言论作斗争。遇到个别教
师因家庭成分高而受到冲击散布不满情绪和社会上“特嫌”分
子散步反动言论，学生们都能及时进行宣传教育和批评斗争。
因此，敌对势力对东海中学的学生恨之入骨，总是伺机报复。
1948年新年那天晚上，全校师生晚上吃的白面馒头被敌特分
子下了毒，幸亏驻在学校附近的东海专署医院立即组织抢救，
才没有死人。当时由于形势紧迫，此案没有来得及侦破。

由于形势继续恶化，学校于1948年1月中旬（腊月二十三日）
宣布停办。同年11月底形势好转，学校又在文登县许家埠村复
学。至1950年夏季，坎坎坷坷历经十年的东海中学最终停办。

根据地小学的楷模——胶东实验小学

胶东实验小学（简称“胶东实小”）由胶东行署于1943年在
牟平县凤凰崖村（今属乳山）创办，同年迁入牟平县埠西头村，
与埠西头小学合并，名称仍为“胶东实验小学”。胶东实小与胶
东军区司令部住在同一个大院里，这里原来是一户地主的家，
有十几间房屋，南厅住着许世友司令、警卫员和司令部参谋处，
正房为胶东实小所用。

胶东实小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办学宗旨是：通过教
学实践，创造总结抗战时期的小学教育经验，用以全面推广；为
军政干部子弟、亲属及胶东各机关在反“扫荡”中不能随机关迁
移的少年儿童提供学习场所；培养有政治觉悟、有文化知识的

革命工作人员。
胶东实小由胶东行署干部李国屏任名誉校长，郑铭石任校

长。1944年，郑铭石调胶东行署工作，曲克继任校长。同年，
曲克调任牙前县教育科科长，刘任之继任校长，直至实验小学
撤销。胶东实小配备教导主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教导主
任负责师生的思想品德和纪律教育；教务主任专司师生教学业
务；总务主任分管财务和后勤。教导主任由刘任之兼任，教务
主任是林晓枫，总务主任是孙建华，干事是黄海。教师由胶东
各县机关、学校选拔素质较好的知识分子充任，其中有不少文
登、莱阳乡村师范毕业生，如语文教师孙凤巨、算术教师邹本
野、史地教师王吉光、音乐教师矫秀清等，教学水平都很高；还
有修孟千、孙劫之、刘凤梧、王白石、黎岩等老师，都曾先后在胶
东实小任教。

学校共有学生200余名，一、二年级合编为复式班，三、四、
六年级各设一个班，五年级设两个班。学生分公费生和自费生
两种。公费生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亲属，少数是机关放下的年少
体弱小兵。公费生年龄较大，多在五、六年级就读，其中有许世
友司令员的爱人，姓田（后改名田普）；东海军区司令员于克恭
的儿子；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的妻妹蔡英萍；海军司令部郑道
济的儿子；牟平县长郑省农的妹妹郑慎之；胶东国防剧团领导
人栾少山的儿子栾紫然；国防剧团演员曲云；胶东报社译电员
刘思仁等。这些公费生虽然年龄不大，但政治上都比较成熟，
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学习极为认真，大多数都是班里的
优秀分子。毕业后，胶东行署分配工作，中途调回原单位或参
军参政的也有。自费生是埠西头村和周围方圆二十多里村庄
招收的学生。当时学校周围村的孩子都愿意到胶东实小读书，
因为学校不但传授文化知识，还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教育
质量远非一般学校可比。自费生中优秀分子也有不少是共产
党员，自费生学生会主席杨玉洁（女，下杨家村）和姜秀英等都
是品学兼优学生的代表。

学校经费由胶东行署拨款供给。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学
校有三四亩地，主要种粮食。另有半亩地栽蓼蓝（草本植物，形
如黄烟，采叶泡汁能染蓝布），收获后拿到市场上卖，以补充饭
费之不足。

为适应战争环境，胶东实小坚持教学为抗战和生产服务，
结合战争和生产情况制定教学计划。拥军、反“扫荡”、坚壁清
野、抢收抢种、卫生防疫等，都是重要学习内容。对于文化课
程，除语文、算术等主科，其他学科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特点爱好
自主选择，但教学体系不变。有敌情时，课堂搬到野外，一边反

“扫荡”或生产劳动一边读书，学习和活动互相促进。同时，学
校将编写的黑板报及时对外展出，向群众做宣传。学生自编自
演的小话剧、小歌舞也经常到驻地部队和农村慰问演出。胶东
实小学生参加胶东军区举行的“胶东英模代表大会”“任常伦烈
士追悼大会”等大型活动，表现都很出色。在任常伦烈士追悼
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致完悼词后，胶东实小学生倪照文还深
情地指挥大家齐唱了追悼歌。

在教学与管理方面，胶东实小根据少年儿童好学、好奇、好
胜、自尊的特点，摸索总结出“四原则”的教育方法：善于发现学
生优点，多表扬、少批评的鼓励性原则；用暗示的方法启发学生
自觉改正缺点的暗示性原则；顺应儿童天性引导学生向正确方
向发展的因势利导原则；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培养学生良好习
惯的反复训练原则。这些经验不仅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就连
敌占区不少学校也前来学习。1943年12月寒假期间，牟平县
组织104名敌占区学校的教师在埠西头村举办了20天训练
班，推广胶东实小的办学经验。

胶东实小在抗战胜利后迁至莱阳。这所学校在牟平只存
在了三年多时间，不仅创造出许多战时办学经验，而且为国家
培养了大批人才。1996年夏天，曾经在胶东实小读书的国家
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同志，专程去埠西头村寻找当年的踪
迹。他说他是作为干部子女在胶东实小读书的，尽管时间只有
三年，却为他一生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因为，一
来胶东实小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学到好多新文化、
新知识；二来学校与胶东军区住在同一大院，与胶东行署、军区
医院和好多政府部门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经常见到首长和工作
人员忙碌的身影，看到进进出出的伤病员，耳濡目染，从小在幼
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特别是参加战斗英雄任常伦
的追悼大会，心灵受到很大震撼，从小就立下革命志向，要参军
杀敌，为革命烈士报仇。他说当时胶东实小毕业的学生不仅公
费生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自费生也有不少参加了革命工作。
胶东《大众报》曾用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胶东实小学习英雄
精神、踊跃参军参政的事迹。

高峰在《回忆在胶东实验小学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实小
就如一座熔炉，炼出一批纯钢，用作国家的栋梁之才。从这个
学校走出的一批批学生，奔赴全国各条战线，参军参政，为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突出贡献，有的献出年轻的生命。实小的
老师，一部分仍在教育战线培养人才，一部分参军参政。就我
所知，新中国成立后，陈日新老师曾在《大众日报》任职；郑铭石
校长调任省教育厅处长，后调至山东师范大学做领导工作；刘
任之老师在人民大学人事处供职；李岩老师去了延安；矫秀清、
王白石老师夫妇二人同调天津市委宣传部。”

一所军事化学校——文牟联中

文牟联中是我东海区行政公署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发展需

要，于1944年6月以原二牟联中为基础扩办的一所初中、师范
混合学校，校址在文登县小观村。原二牟联中由东海行署于
1943年8月创办，地址在牟平县由古村（今属乳山）。二牟，即
牟平、牟东二县。牟平于1947年10月分为牟平、牟东两个县，
1948年6月又合并为牟平县。

文牟联中有教职员工100余人，校长胡湘夫，教导处主任
刘仁，总务处主任宫树华，教师王力平、姜耀华、刘恒、王素芝、
刘德川等。指导员有梁斌、丁宁（女）、祝立。教导主任、总务主
任、指导员都兼课。学生设四个中队，师范部、初中部各二个。
师范部六个班（也称分队），初中部六个班，在校学生有700人
左右。课程设置有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音
乐、美术、军事、体育、生理卫生等。教材由学校自选、自编、自
刻蜡纸油印。

教师和学生来源：领导成员和政治、军事教员、指导员是从
地方政府和部队派来的党员干部；文化教员则是从根据地吸收
来的具有高中、大学文化和抗日爱国热情高的知识分子，有些
人来校前就是中学教员。这些教员以非中共人士居多。学校
学生，一是根据地高小毕业生；二是由党政军部门转来的具有
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三是从敌占区来的爱国青年。

学校都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桌椅，以树林、场园、祠堂为
课堂。上课时，学生席地而坐。每班有一块黑板，上课带来，下
课带走。文化课以班为单位授课，军事、体育、政治课则以同级
为单位上大课。学校没有集体宿舍，师生男女分别住在群众家
里，铺麦草，睡地铺。遇到敌人“扫荡”时，学生就化整为零，分
散在群众家里。

学生一律实行供给制。教职员每月工资一百多斤粮食，包
括伙食费、服装费。学生一律吃公粮，服装、被子除党政军部门
转来的和生活困难的享受公费待遇外，其余学生自备自带。师
生就餐很清苦，口粮以粗粮为主，一年到头吃盐水、喝菜汤，偶
尔改善生活就是吃顿饺子。反“扫荡”期间，师生都分散在群众
家里，把菜金、粮票交给群众，与民同吃同住。师生如同军队般
过军事化生活，作息时间和出操、吃饭、上课、自习、晚点名、睡
觉等活动，都按八路军模式严格管理；开荒生产，做群众工作，
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条件虽艰苦，师生却以苦为荣，士
气旺盛，团结上进。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根据地的建
设、军队建设培养输送人才。”政治教育，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
经济学、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理论，注重学生人生
观、世界观教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抗日信心。军事教
育，在学好《论持久战》等理论的基础上，教授学生列队、行军、
宿营、站岗放哨等军事常识，同时引导学生走出校门锻炼。
1944年暑假，文牟联中组织两个连参加由胶东区党委、行署组
织的胶东根据地所有中学的男生（年小体弱者除外）学兵团，到
抗大参加两个多月的军事训练。两个连的连长由抗大派员担
任，指导员由学校杨坤、牟传芳担任。下半年，学校又组织抗日
宣传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
地方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军、办夜校、扫除文盲等社会活动，
提高学生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为学生踏入社会打下基础。

学校党群建设。文牟联中设立党总支委员会，书记曲力，
委员王本贤、王素芝。每个学生中队设立党支部，中队指导员
兼任党支部书记，各班（也称“分队”）设党小组。学校党总支书
记身份公开，党员和党的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党组织在学生
中秘密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秘密开展活动。在
学校党总支领导下，成立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各班设分会。总
会和分会均设学习、宣传、文娱、保卫、群工、生产等委员。学生
毕庶模、李新民、林晓（女）、于树梅等曾担任过学救总会主席和
委员。学救总会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学生群众工作。

学校进行过一次整风运动。1944年冬，胶东区党委指示，
学校开展整风运动，至1945年2月结束。此次整风把1942年
延安整风中康生创造的“抢救失足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
一套“左”的错误照搬过来，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采取“车轮战
术”，搞逼、供、信，揪所谓日特、国特、托派分子，使不少从根据
地和敌占区来的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员、学生受到冲击和迫害，
不少人因受不了“车轮战术”的折磨而乱说一通，承认自己参加
过三青团、国民党和日特、国特等反动组织，制造了大量冤假错
案。虽然运动后期东海地委发现了这些错误并予以纠正，但政
策没有完全落实。不少学生背着此次整风所搞的不实材料档
案，走上工作岗位，影响他们入党、提干，个别人甚至成为建国
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必受冲击审查的对象，给他们精神上造成极
大痛苦，也给党带来重大损失。

1945年5月初，为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东海区党委、行署要
求学生提前毕业，6月底完成学生分配，此后再未招生。

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采取自愿选择和组织分配相结合的原
则进行。大方向是参军到部队或参政到地方。学生们的首选
多是参军。被分配到胶东军区教导团、鲁南抗大一分校、胶东
军区参谋训练班、胶东军区机要报务训练班、部队卫生学校和
到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工作的，共有460多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三分之二。参政到地方的学生，有的分配到胶东建国学校学
习，有的分配到东海地委试验区、党校、地方政府及群团部门工
作，还有的分配到新闻训练班学习。仅有少数学生被分配到根
据地农村小学教书。临别时，学生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他们
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抗大毕业歌，流着激动的眼泪互相告别，恋
恋不舍地离开学校，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些学生出校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单位的骨干力
量，为部队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时胶东东部的三所革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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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实验小学胶东实验小学。。

东海中学学生东海中学学生。。

东海中学的教育质量很高。1946年底，初中部二、三年
级毕业生大都升了学，考入我党创办的胶东公学、山东建设
大学、胶东化学研究所、山东军政大学等；转业军人大都回到
部队，也有的调到地方党政机关，充实到了干部队伍中。

胶东实验小学就如一座熔炉，炼出一批纯钢，用作国家
的栋梁之才。从这个学校走出的一批批学生，奔赴全国各
条战线，参军参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突出贡献，
有的献出年轻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前，农村文化生
活匮乏，乡村夜戏成了农村最受欢
迎、最为普遍的文化生活，几乎村村
都有戏班子和土戏台。演员是本村
土生土长的，戏台是用石砌砖筑，或
用泥土夯成的。过年正月十五这段
时间，村里的戏班子几乎天天都有演
出，陆陆续续一直演到正月底，你来
我往，相互串演，不亦乐乎！

我们村虽然是个百余户的小山
村，可演戏的积极性却很高，《龙凤
面》《罗衫记》《搜书院》《墙头记》《王
定保借当》《王小赶脚》《小姑贤》《王汉喜借年》等传统
吕剧都演过，不但剧目受欢迎，而且演出水平令人称
道，在四邻八乡颇有些名气，一度成为竞相邀请的香
饽饽，一个正月几乎不闲着。

排乡戏，是最早的“年味”。每年到了冬闲时节，
尤其是进了腊月门，村里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排戏。学
校放假后，教室成了村里排戏的场所。最先得知排戏
信息的是十几岁的孩子们，排戏伊始，就开始探班。
排戏是避免闲人干扰的，门不让进，可窗户你不能堵
上。于是，窗户被小脑袋一层层堵了个严实。窗户一
堵，屋里光线暗了，影响排戏，人家便赶着走，无奈，只
好远远站着听。

进入腊月二十后，排戏进入高潮，已经动了丝竹
锣鼓，声音很远就能听到。离过年还有三五天，开始
搭戏台，戏台的四个角埋下四根对掐粗的木杆，木杆
的顶部拉上几根用来悬挂布帘的绳子，简易的戏台就
算搭建好了，看戏的日子也就快到了。每当此时，孩
子们便激动不已，奔走相告，戏台成了他们嬉戏玩耍
的场所。

大年初一晚上，村里的乡戏正式开台。太阳还没
落山，就有人在戏台前摆上凳子、木墩等占据了中心
位置。夜幕降临，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出动了，络绎
不绝的人们扛着凳子、拎着马扎，呼儿唤女，从四面八
方涌向戏场。周边村的人也结伴而来，人一拨接一
拨，大呼小叫声此起彼伏，给夜幕下的村庄增添了无
限的热闹和喜庆气氛。

最活跃的是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开戏之前，他们
像传火龙一样，四处乱窜，追逐嬉戏，雀跃欢叫，胆大
的时不时跑到台上翻跟斗，做鬼脸，手持木棍练对打，
溜到台后看演员，一掀布帘，演员还在化妆呢。“去
去！”孩子们吐一下舌头，又窜到别处去了。

坐在戏台最前面的大都是本村扶老携幼和上了
年纪的人，青壮年和外村人多半站在后面和周边，脸
皮厚的小伙子使劲在人群中向前挤，猴儿精的孩子则
爬上了周边的树桠和墙头，站在边远处者则在人丛中
踱来踱去，碰上亲朋好友，争着掏出廉价香烟，互让一
番，然后你一支，我一支，边悠然地吸着烟边闲聊……
这种场面和氛围，是庄稼人最难得的放松时刻。

突然，清脆的报幕声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戏
台，戏场顿时安静下来，乡村的夜戏就在这热乎乎、暖
烘烘的特有气氛中开演了。

上了岁数的人看戏最专注，完全被剧情所吸引和
感染，易于共鸣伤感：看到贤士忠臣蒙冤落难，奸佞小
人残害忠良，便义愤填膺，痛恨昏君无能，怒斥奸臣狠
毒；看到孤儿寡母患难或义女蒙冤，同情的泪水会止
不住地流；看到抛弃糟糠之妻或恶妇虐待公婆的情
节，心中的委屈和哀愁便涌上心头；看到欢乐开心处，
又会笑出泪来……一场戏下来，悲愤的泪、同情的泪、
伤心的泪、欢喜的泪，会沾湿袖头。

演出开始，孩子们在大人的叱责声中安静下来，
没过多时便倚人而眠或在大人的怀中睡去。一阵紧
凑的锣鼓声将孩子们从梦中惊醒，有的揉着惺忪的双
眼急着要撒尿。望着四周黑压压、水泄不通的人群，
大人只得让孩子就地解决，顿时一股淡淡的尿骚味扩
散开来，但却丝毫不影响周围看戏人的兴头，根本没
有人去理会。

年轻人对看村戏似乎不那么感兴趣，但是对戏场
这种场合却求之不得。有情有意的年轻人会不约而
同地凑在一起，选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站定，悄悄说着
情话，一场戏下来谁也说不出唱的是啥。最不专心看
戏的是那些到了谈婚论嫁年纪的小青年，尤其是单相
思的愣头小伙，旁若无人地踮着脚伸长脖子在人群中
搜求“心中玫瑰”，发现目标就毫不顾忌地朝着目标挤
去，使人群一阵波动，惹得众人怒视，啧有烦言。那些
热恋中的情人更是如鱼得水，上哪找这天赐良机，说
是看戏，倒不如说是相会，不等戏开演，就躲着人们的
视线，迫不及待地牵手溜走，寻找属于二人的小世
界。这时，草垛成了最佳去处，避风、僻静、无人搅扰，
非常适合恋人卿卿我我，伴着他们的只有繁星和阵阵
的乡戏锣鼓声。

过了正月初五，也称“破五”，村与村之间开始交
流乡戏，你来我往，有时还暗较劲，看谁演得好。啥叫
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谁演出时台下观众多。为
保证演出时不冷场，不丢面子，挣得好名声，村人想出
了一个办法，叫上村里一些人跟着去充数，名曰“护
台”，捧人场，以壮声威。我虽没跟着去“护台”，但听
到村人议论前一天晚上在哪村演出，看戏的人老鼻子
了，叫好声不断时，既高兴又自豪。

过完正月，戏台上的木杆被挖走，一年一度的乡
戏也就宣告结束。村民们尤其是孩子们意犹未尽，惋
惜地看着被拆卸的戏台，那股兴奋的心劲，这才慢慢
地平复下来。

如今，这种乡戏在农村越来越少，这种气氛也越
来越淡。然而我总觉得，无论什么演出，都无法表达
乡戏烘托出的那种特有的乡情和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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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十五，福山区元宵节举行大型民俗
表演活动——“秧歌进城”，让很多老年人想起了
当年的乡戏。 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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